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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时分，凌晨的沙市笼罩在夜幕之中。
静静的小巷传来门扉关掩的吱响声，青砖

黛瓦屋舍里，蹒跚走出拄扙的老者，洋灰马路
上，昏暗的路灯投射出老人们斜长的身影。他
们，是家境殷实的食客，在拂晓前吃上浓酽高
汤碱水面，是他们昨夜的梦寐。

这是民国时期沙市早餐文化的缩影。
高汤就面，沙市称其“早堂面”，此面惟沙

市所特有，即使毗邻的古城荆州，也很难寻觅
其踪影，然我们往往无限延伸美食区域的外
延，将其冠以“荆州早堂面”。

“堂”，汉字释义为“正房，高大的房子”，通
常指高大场所。顾名思义，凡早晨在面馆厅堂
用膳，即在食用“早堂面”。如此这般，那华夏
岂不比比皆是“早堂面”？其实不然。

2013年，商务部会同中国饭店协会评出
“中国十大面条”，武汉热干面、北京炸酱面、兰
州牛肉面、山西刀削面、四川担担面以及河南
烩面…… 诸面品赫然上榜。这些全天侯供给
顾客的面条，有着独特鲜明的个性名字，以至
于未见其“庐山真面目”时，味觉香型却能略知
一斑。它们虽然亦在晨间面市，却不叫“早堂
面”，可以想像，它的初始也就是诞生之日，多
是街头的“提篮小卖”难登大雅之堂，车摊挑担
是它的主流。他们以为吃碗面条，又不是什么
钟鸣鼎食，哪有那么多讲究，用得着馆堂高
座？于是，早堂面，如此高雅含蓄的名字，与他
们的不屑擦肩而过，成为中国早餐中的独韵。

早堂面，尽管从名字上读不出它蕴含的味
道，却能感受它透着一股浓浓的荆楚早餐文化
的气息。与著名菜肴鱼糕的境遇一样，早堂面
的身世扑朔迷离，正因为如此，才给后世留下
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上世纪80年代，《沙市纵
横》刊载聂邵抚《沙市竹枝词》，记录了民国时
期沙市食肆的景况“早堂面沿江各码头，独沙
市有早堂汤面，为劳人力夫所惯食。半夜开
业，鼎沸汤鲜、面白条劲，小菜碟、姜葱御寒、芹
韭宜夏。”尽管它的行文断句颇有商榷余地，
仍不失为一份抢救性文献。但“劳人力夫所惯
食”却令我深深置疑。劳人力夫工钱几何？偶
尔为之不足为奇，倘若“惯食”，那血汗换来的
养家糊口油盐钱，又怎换得几顿早堂面？大抵
是作者高估了城市贫民的消费能力。

“劳人力夫”正襟危坐于面馆，在烟煴缭绕
中啖食本文屡屡提及的“早堂面”，其既没有热
干面芝麻酱的恣意厚重，也没有炸酱面蔬菜酱
汁的无章堆砌，担担面麻辣咸鲜与其无缘，更无
河南烩面的羊汤膻香。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早堂
面，其命名方式缺乏先入为主的味觉风格，究竟
何为早堂面？我会这样回答：“以碱水面条为主
料，辅之畜肉家禽经炖煮摄取汤汁，添加其它菜
肴的高汤面条”。我自己都感受到了冗长，有什
么办法呢？民国时期的沙市，达官贵人荟萃江
津，十三帮云集沙头，当然食不厌精嘛。

早堂面真是一道工序繁复的汤面。猪筒
骨，老母鸡，业经慢火细煨5小时，取其浓稠高
汤就面，这是构建早堂面的基础。仅此一点，
早堂面就背上了“奢侈无度”的名声。其实工
序远没有告罄：幼鳝划为细条，佐入姜丝食盐
腌渍入味，起油锅，首炸定型，复炸至鳝丝酥
脆；红卤腱子肉，冷却后切成极薄的肉片；鸡脯
肉剥成蓬松纤丝；五花肉切成丁末，煸炒吐油
后红烧至酥烂，沙市人所说的早堂面“码子”，
概指上述林林总总亦鱼亦肉的菜肴。

碱水面条，色泽微黄，筋道十足，早堂面的
不二选择。泹面是考验后厨的关键，老练的师
傅，会稔熟掌控碱面断生的那一刻，毫不犹豫
用笊篱奋力捞出面条，悉数浸入清澈凉水之
中，碱面骤然收缩，热与冷的碰撞，收获了极强
的韧劲，亦荡涤了残余的碱味，这是技术与力
量的结合，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早堂面的弹牙
口感，正是食客追求的目标，软烂的碱面是无
人问津的。

冷却后的碱面光洁细滑，手疾眼快的师傅
抓起一把放入捞箕，千万次拿捏过手，准确计
量均在胸中。泹面师傅攥着捞箕在沸水中摇
摆汆烫，沙市人自有它的词语即“冒”热，吃早
堂面要的就是热汽腾腾，倘若似热非热的“温
吞面”，老道的食客定会愠怒不已。

师傅短促有力地挥动背膀，甩去捞箕中的
余水，残留的水珠飞溅而去。冒热的碱面倾入
沸腾的高汤，滚烫相互碰撞。若嫌油水不足，
舀一勺细小的红烧肉丁，俗称“小码”，让肥膄
在汤中荡漾。鳝脆、鸡丝、肉片在眼花缭乱中
鱼贯般掷入，食客侯面，排队蜿蜒，烟火同时，
迟缓不得哟。天长日久，师傅那些精准的一招
一式，无一不是在食客的催促抱怨嗔怒甚至谩
骂中历练而成。

“油大码肥”，是对早堂面的调侃，或许还
有几分自嘲，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早堂面的微微
不恭。“油大码肥”成了佐证民国苦力嗜食油荤
的丹书铁券，以“油大码肥”形成与“码头工人”
的呼应关系，此语究竟是褒是贬？至今我尚费
解。为何民国时期的沙市“劳人力夫”惯以早
堂面充饥？

充饥之说肆意流布，自媒体搬运此类文字
甚多，此系沙市版的“何不食肉糜”新刊刻，是
对旧时食不裹腹贫民的粉饰，更是媒体中的经
典笑话。

《早餐中国》也循着此语，将“油厚码肥”四
个油腻腻的大字呈现在屏幕上，向世人传递早
堂面的内涵。其实，早堂面的肥硕并非高汤而
是恼人的五花肉末，它同样归属在“码子”之
列，“小码子”是它在早堂面里专属名字，它的
食材与烹制和台湾卤肉饭如出一辙，但前缀的

“小”字降低了它的尊贵。
“小码子”也非早堂面的必需，师傅添加小

码子的瞬间，你紧急高叫“不要小码子”！师傅
的铁勺会在半空戛然而止，接着用三个手指拈
上几根鳝丝做为舍去小码的补偿，服务与被服
务在细微之处彰显着童叟无欺。

上世纪80年代，早堂面又凭空臆造出什
么“大连面”间或“小连面”，这些煞有介事的称
谓让人莫名，即使我这个土著也傻傻分不清，
只得弱弱地小声问询。民国时期沙市面馆，确
有堂倌唱喏大连小连，这并非是面条品类而是
指容量，《扬州画舫录》对“大连”多有记载，即
大碗之意。

史料留下的只言片语，我们将沙市风味早
堂面追溯到民国，那些棋布于江津的早堂面
馆，彼时鼎沸的人声伴着堂倌的唱喏言犹在
耳；沸腾的汤汁堆砌的肉码让人旁得香气；那
些身着长袍马褂的饕客亦真亦幻历历在目。
岁月荏苒，他们早已作古，面馆堂舍也在战乱
中灰飞烟灭，但早堂之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
艺，却被传承下来，但愿世代坚守。

借用曹孟徳之语，结束早堂面文字随笔。
何以解忧，唯有汤头。

沙市早堂面
□ 刘德建

早堂面，沙市传统小
吃，风格定型于晚清时
期，咸鲜味型的碱水汤
面。通常以整只土鸡、猪
筒子骨、鱼等熬制的高汤
作为汤头，佐以油炸鳝
脆、鸡脯丝、熟猪肉薄片
和葱花，肥肉小码可视食
客需要入馔。此面风味
与江浙一带的长鱼面有
相似处，但并不雷同。价
廉物美，是沙市过早的代
表性小吃。因为此面的
盛装容器为大碗，故亦以

“大连面”之名行世。

我去铜岭村时，正是夏天。阳光从
婆娑的枝叶缝隙里洒下来，在路面落下
不同形状的斑点。四周安静，风穿过漫
无边际的林子，各种鸟的啁啾声传进我
耳膜的时候，变得如羽毛一样轻柔，轻
吸一口气，每一片肺叶里，都是草木的
清香。

出了丘陵，便是豁然开朗的平原。
远远望去，大片的绿色掩着错落的农
舍。拐进路边的牌坊，进入一个蔬菜主
题公园。水渠两边种着薰衣草，穗状的
花序举起一片幽蓝，倒映在水里。有风
的时候，影子慢慢洇开，平静的水仿佛
注入了色彩和香气。彩葵就在路边，尺
把高的苗，密密匝匝，心形叶片上爬过
清晰的脉络，白里带紫。这些都是通往
阳光的道路。离花开还有些时日，只能
面对着它们，想象各种颜色的花瓣在阳
光下灿烂绽放的光景。远一点是辣椒，
青椒指向土地，白色的花朵面朝天空，
这是花和果的特质，轻盈和厚重，泾渭
分明，一种最寻常的植物，诠释了春华
秋实的哲理。玉米长得比人还高，叶子
宛如一柄长剑，交叉纠缠，刺向缤纷的
阳光，拳头般的棒子镶嵌在绿叶之间，
紫色的须微微蜷曲。像武士头盔上那
一簇鲜艳的红缨，正好暗合了这片土地
的意蕴。

这里有一片古墓群，是楚文化的标
志地。这里是曾一个古战场，曾经有数
不清的红缨在铁马秋风里飞扬。一路踩
过来的是历史的尘埃。伸手可触的是楚
人的血泪和荣光。走过玉米地，看到一
亩亩稻田。晚稻刚插下去不久，水光托
起开始返青的叶片，流动着一片盎然的
生机。水稻，是贴在南方村庄上的一枚
标签。每一片叶片后面，都藏着一条
路。这条路通向某一个农家院子，院子
的门口，坐着皮肤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
男人。远处的荷塘边，几个女孩子在拍
照。她们反复摆着造型，不停地调整着
自己的肢体动作。最后似乎是满意了。
身子后仰，双臂张开，头微微抬起望着天
空。飞扬的青春后面，荷叶亭亭如盖，风
随意地摇动着白色的、粉红的荷花，送来
淡淡的荷香。几只黄色的蝴蝶扇动翅膀
拍打着镜头，它们并不知道，就在这一瞬
间，短暂的影像获得了永恒，成为了这片
热土上的一个符号，供很久以后的长夜
里作为记忆来打捞。

出了公园沿着公路走一段，就到了
另一边的梅园。入眼全是梅树。修直
的、弯曲的、虬枝密布的、截掉了树梢
的。它们以不同的姿势攻陷了这片五百
亩土地的一角。路还在修，路边堆了些
长条形的麻石。大概是准备用来铺路
的。石头边上，月季好似在静静地燃烧，
火焰从绿色的叶子中升起。黄金蝶开得
正旺，花形如蝶，仿佛能听到拍打翅膀的
声音。我一边信步走着，一边想着梅花
盛开时的景象，寒风猎猎，白雪皑皑的平
原上，浮动着一片云霞，云霞里晃动着一
个个人影，从中传来风声、笑声和雪花翩
然飞舞的声音，还有一双双脚踩在雪地
上的“嚓嚓”声，热烈与冷寂形成鲜明的
对照。古老的土地被这样一种全新的形
式唤醒。眼下，梅花早已凋谢。花影在
时间里沦为尘土，而风中似乎还残留着
冬雪的凛冽，能闻到梅花的香味，看到风
雪溃败时丢弃在花瓣上的冰纹。梅子黄
时家家雨。但雨并没有下，阳光均匀地
洒落，把枝条上一串串的梅子染得金
黄。柔软的枝条被压向地面，呈现出一
个个难以察觉的弧度。梅子挨挨挤挤，
满怀喜悦。没有谁去动它们，听其落向
露水滴落的早晨、悠长的午后，或者雨水

淅沥的黄昏。在路过一处水塘时，看到
成群的青蛙在岸上扑腾。很快一只接一
只扑进水里。水花四溅，受到惊吓的野
鸭钻出草丛，在水上轻盈地掠过。

大半个上午，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
在村庄里走着。路过一家家农舍。屋
边的菜地里，黄瓜蒂上还缀着花，茄子
弯弯地坠在植株上，南瓜藤悠闲地爬
过，黄豆郁郁郁葱葱。菜地边上，石榴
树缀满嫣红的花朵。偶可遇见一群群
的鸡鸭中间，夹着几只大白鹅，在屋后
的小树林里自由自在地歌唱。偶尔有
一口池塘，有人搬了凳子坐在树荫下垂
钓，清冽的池水，恰到好处地捕捉到了
云朵、屋檐、人影及树影。地上是一种
生活，水里是同一种生活。一条鱼弹出
水面，“咚”的一声又落进水里，荡起一
圈圈涟漪，把水里的烟火揉成一幅层次
分明的画。

走累了，去村部歇脚。经过一栋小
楼，走进一个院子。围墙边的玉兰花开
了，树上像挂着一盏盏乳白色的灯。从
树下经过，我第一次感到玉兰花香气原
来那么浓郁。几个老人坐在那里看书，
趁着放下书的间隙，我和其中的一位攀
谈起来。老人姓郑，已年近古稀。他告
诉我，这个村庄原来叫铜铃岗，传说关羽
在这里驯马时一只铜铃掉落，然后这里
就变成了铜铃的形状。后来改名为铜岭
村。大凡传说都是有共性的，无一例外
的带着人格倾向，寄寓了炽热的情感和
美好的祈愿。楚人的先辈们希望脚下这
片土地像一只铜铃，坚如青铜，风雨不
摧，一代接一代在大地之上清脆地摇
响。愿望美好，而现实总爱与之为忤，残
酷地碾碎希望的光芒。有很长一段时
间，这里和众多的村庄一样苦难沉重，一
度成为荆州地区典型的贫困村。这片土
地与水的关系一度不堪和谐，河流曾经
来过，那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后来因为
各种原因逃往了别处，一年又一年风沙
淹没了它们流过的痕迹。有一年大旱，
导致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只好外出谋
生，以至人口大量减少。农耕时代，偏
僻、干旱，贫穷、饥饿，这些带着冷色调的
词语，成为铜铃村曾经梦魇般的痛。村
民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都是迫于无奈，
就像当年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
无不是为了混口饭吃，不在通往异乡的
路上越走越远。一步一回头，一堵断墙，
一树槐花，一片高梁地，都是插在他们心
里的刺。

改革的春风吹来后，这片沉默的土
地开始焕发出生机。村里抓住这个契
机，硬化了道路，修好了水库和标准化的
水渠，完成了基础设施。从2015年开
始，采取土地租赁、自愿入股、招商引资
等多种形式，自筹资金150多万元，走上
了现代农村观光旅游的致富路。

铜岭村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开发
了那么多项目，却没拆一栋房子。即使
在公园内，没人住的空房子依然会保留
下来，经过修葺后做民宿。在这里，我就
见到了一栋这样的房子。房子并不大，
普通的民居。木窗，白墙，黑瓦依偎在一
棵大树下。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
有。不久之后它将在设计者的手下，迎
来别具一格的转身，成为城市的栖息者
唤醒乡愁的驿站。绿化做得这么好，但
从未在外面买过一根苗木，村里有自己
的苗圃，所有用来绿化的苗木都由自己
的苗圃提供。不管是什么项目，除了技
术性特别强以外，都不用外地劳动力，道
路硬化、蔬菜栽种、绿化、餐饮、接待都由
村民自己来做。这样做，发展速度是慢
了一些，但是环境没有被破坏。山峦、田

土、林木、农舍像钟表一样固守着原来的
秩序，村庄还是熟悉的村庄，不是城市的
翻版。它面目温和，既有“阳春白雪”的
景致，又有“乡里巴人”的烟火。同时节
省了成本，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解决
了剩余的劳动力。

“发展最快是近几年的事。”老人自
豪地说。我笑着问他：“假如现在在城里
送你一套房子，请你去城里住，你去不
去？”老人呵呵一笑，“那我不去，还是这
里好！这么好的环境，多少钱都买不
到。不光我不会去。现在一些出去的人
都回来了。”

老人说的话不假，村里完成基础设
施后，一些在外创业的村民也看到了巨
大的变化，陆续回乡发展。金用武是土
生土长的铜岭人，一直从事园林绿化，早
年将本地的苗木运往公安县销售，后来
生意越做越大，业务遍及浙江、上海等沿
海省市。他看到家乡的发展势头后，选
择回乡建了一个梅园，先期投资2000万
元，流转土地450亩，现已栽种各种苗
木，分为梅花园、海棠园、樱花园、采摘
园。对他而言，效益并不是最重要的。
环境的美化、故乡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创
业，才是他念念不忘的所在。

不到三十岁的马聂，从国有单位辞
职回来，已成为蔬菜产销合作社的发起
人。合作社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
1200万元，流转土地1000亩，集瓜果
蔬菜采摘、农家趣味体验、果树菜地认
购代租、年猪家禽认购代养、亲子种植
体验于一体，另建成一座游客服务中
心，日接待量可达1000人。在马聂的
心里，故乡并非只是一般人心中的概念
那么简单，早已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
仅是从那里传来过自己第一声带血的
啼哭，也不仅仅是身体里蕴藏着这方水
土的气息，而是他心中的蓝图，他要在
这里挥洒色彩，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告别老人，已是中午时分。我来到
了游客接待中心，这是一个四合院，白墙
黛瓦，红色的走廊围绕着一个巨大的水
池，池水清幽，偶尔有几条鱼游到边上，
像在窥视走廊上来回穿梭的脚步以及一
张张浮着笑容的脸。这里供应的都是农
家土菜，产自蔬菜主题公园。绿色食品，
农家口味，从田园到餐桌，简单清爽，正
好慰藉缱蜷的乡愁，抚平心中的忧思。

我从乡村走出来，故乡与他乡。乡
愁与乡土，一直沉沉地，压在心中。这
些年读书，我往往会在一个个深夜里，
在书本中走进一个个村庄，似乎只有萧
索、破败、空寂这些元素，似乎在一夜之
间，大地上的村庄都已人去屋空，只剩
下一片荒芜。冯骥才、十年砍柴和黄灯
等一批作家把这里归结为城镇化进程
的后遗症，他们试图用过度的焦虑来拯
救村庄。事实上，这样的村庄终究是极
少数，随着时间的流远，只要留得住绿
水青山，只要留得住乡愁。很多人从一
片土地上出走，还会，重新回到了那一
片土地。毕竟那里是他们血脉的源头，
精神之旅的归宿，是生他养他的故土，
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有他挚爱的亲
人，有他儿时的玩伴，有血浓于水的亲
情，有无尽的乡愁。只要身体里的血还
在流动，生命还在延续，村庄就不会消
失，它们，只会以新的面孔出现在我们
的面前，这正是中国农村和中华民族新
的希望所在。

离开铜岭村是午后时分，车行驶在
公路上。平原辽阔，但见姹紫嫣红。轻
风拂来，鼻腔里进进出出的是满满的花
香，布谷鸟的声音远远地传来。我真希
望，时间就这样静止。

铜岭村的田园之夏
□ 万华伟

铜岭村油菜花海。

（万华伟，湖北洪湖人。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湖南文学》《四川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
《安徽文学》《广西文学》《长江丛刊》《雨花》《清明》等文学期刊。入选《2017中国年度随笔》《散文选刊》等选本选
刊。著有散文集《故乡在远方》《旧时月色慢》。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荆州市作协副主席，沙市作协主席。）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荆州日报》《荆州晚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初心百年恰风华”主题征文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荆州日报文化评论部
二、征稿对象：全国广大作家及文学爱

好者
三、征文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底
四、作品内容：
围绕纪念建党100周年主题，书写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光辉历程；记录广大人
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弘扬“中国精
神”，结合个人经历和所见所闻人取得的成
就及生活发生的改变，抒发对中国共产党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展望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以文学的力

量鼓舞人们更加充满信心朝着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胜利前进。

五、征文体裁：
以诗歌、散文、纪实文学体裁为主。诗

歌一般不超过100行，散文字数在3000字
以内，纪实文学字数在5000字以内。作品
须为原创作品，杜绝抄袭、剽窃。荆州日报
客户端、垄上诗荟微信公众号将设专栏刊发
优秀作品；征文作品将择优在《荆州日报》
《荆州晚报》副刊发表。

六、投稿方式：
本次征文谢绝纸稿，来稿请发箱

568649157@qq.com，并在“邮件主题”栏注
明主题“征文”字样，来稿以附件形式附作品
文档，作品文末须详细注明作者的真实姓
名、手机号、邮寄地址、邮编（邮寄样报，以刊
代酬）。

荆州日报文化评论部
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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